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沁园春·
滨州科技职业学院

□刘相生

渤海之滨，学府新立，科技之
光。看校园广袤，楼宇耸立；绿树
成荫，花香四溢。职教先锋，创新
引领，培育工匠重任当。欣展望，
数未来辉煌，信心满怀。
    莘莘学子情长，为技能提升
勇攀高岗。喜实训室内，精益求
精；图书馆中，求知若狂。德技双
馨，知行合一，明日栋梁今日强。
共努力，创职教名校，再谱华章。

去外公家
□李 哲

冬天来了,刺骨的西北风如约而
至。

下班走在路上，我不由自主地会打
几个冷颤，一幕幕连接着冰冷的回忆席
卷而来。小学时家住城东，离校五公
里，母亲每天骑摩托车接送我，冬天最
是难熬。我会被塞进一件父亲的羽绒
服里，可脚依然留在外面，踩着踏板，每
当下车后，我赶忙跺脚，然后急忙跑到
火炉旁取暖。大学时父母常不在家，于
是节省了暖气费，寒假时屋子里里外外
被冻透，我每天穿着羽绒服、戴着手套
读书、写作的感觉至今犹在。

这些虽冷，却不是最冷，真正的寒
冷往往与雪天有关，我也不例外，那场

“暴风雪”从高二的寒假刮起，吹动了我
一生的挂念。放假那晚，天气预报说将
迎来一场暴雪，可到中午仍旧没落下一
片雪花，天乌蒙蒙的，沉浸在一份寂静
之中。我等不了了，向母亲央求去外婆
家，母亲坐在昏暗的里屋，正在缝衣服。

“你也不看看是什么天，马上要下大
雪。”而我心意已决，“之前说好的，你也
答应我了，我就要今天回去。”母亲忙着
手里的针线不理我。我丢下了一句狠
话，摔门进了屋，“等他们都死了，我就
不回去了，总共还能见几面啊！”

在屋里，没开灯，委屈感与这片昏
暗交融在一起，安静到能听见心跳，我
却无法控制泪水。不一会儿，母亲敲了
敲门，“想回就回吧。”那年，我十七岁。
外公离世那年，我二十七岁。也就是
说，从我第一次意识到两位老人日渐沧
桑开始，外公又陪了我们十年。我抹干
了泪，急忙换衣服，母亲在客厅提醒：

“多穿点。”我当然知道，于是穿上了两
条秋裤，外加一条厚棉裤，上身穿了两
件保暖内衣，又裹上最厚的羽绒服。骑
上电动车，头也没回，我相信母亲一定
会站在窗前看着我，心情也是复杂的。

极致的寒冷该怎样描述？或许本
就无法描述。人世间太多事物的真正
涵义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正如这生命
里仅有的一次迎风而行。外婆家虽在
临县，但村子离县城十来公里，并不远。
在城里，我还觉不出多冷，路上没人，车
辆也少，街上出奇的安静，可刚一拐出

县城，我就迎面撞上了凛冽的西北风。
它们涌入了我的袖口和裤腿，嗖嗖直
灌，原来书本上常比作刀子般的寒风是
这般模样，那不是一把迟钝的、宽厚的、
木讷的大刀，而是如裁纸刀般无比锋利
的小刀，不是一把，是源源不断的无数
把，刮到哪里，疼在哪里。

坚持了两公里，尚未到县城边界，
我实在受不了了，停下车，先将秋裤重
新扎到袜子里，再把袖口狠狠地勒紧，
又把帽子的绳子拉紧，心想，这样可以
再坚持会儿吧。没过几分钟，我又撑不
住了。车辆驶过后的气流冲我而来，我
的肋骨仿佛一同承受了一场大风暴，还
有冻麻的手掌，正在失去知觉，指节不
能再弯曲，就连拧一把油门也成了问
题。怎么办？推着车子走。走一走，身
子就能暖和些了。走了二百米，冷。走
了五百米，还是冷。双脚仿佛已不再是
我的肢体，更像是两根冰棍，直愣愣地
戳在硬邦邦的冰面上。跑起来，会不会
好一些？

那时虽没长到现在的身高，也近一
米八了。电动车和现在的相似，大概是
矮座的款式。我想握住车把，就只能先
弓下腰，然后再向后蹬地。走得快一些
便可以慢跑起来，那就不得不加大前倾
的幅度。熟练些后燃起了希望，我又想
起外公做的香喷喷、热腾腾的午饭，涌
上心头的暖流瞬间驱散了浸骨的寒意。
可天不遂人愿，此时狂风大作，天上飘
起了雪花。我边跑，边望向天空，灰蒙
蒙一片中多了一些颗粒般的小点，它们
并不是雪花，而是湿漉漉的冰碴子。不
出几个呼吸，我就睁不开眼了，别说抬
头看天，连平视也成了难事，于是只好
低下头盯着非机动车道上的白线前进。

咬紧牙根，我竟期盼着抓紧熬过这
一阵儿，下一场安静的鹅毛大雪，那样
风就小了，面颊的刺痛感也就消失了。
我已感知不出时间的长短，不知又走了
多久，大雪如愿而来。路上的车辆纷纷
打着双闪，车速极慢，我也察觉到了地
面打滑，脚底每次发力都不稳，身上已
经出了微汗，双手又能够活动了，那就
先骑一会儿。贴在身上的汗一凉，人更
难受。骑与不骑，成了两难的选择。还

能有什么更痛苦的事情吗？我索性放
平心态，走累了，就停停，站在路边望向
荒芜的田野，独有我一人沉浸在这份震
撼的雪景中，一觉得恢复些力气就继续
前行。

见到村子时，宛如长征胜利般喜
悦。拧上一把油门，冰冷的脑门上竟出
现了暖意，跌跌撞撞地进了村子。进家
门前，我抓紧把积攒在身上的雪全都清
理干净，却忘了眉毛上还布满了冰碴，
而流出眼眶外的泪也是冰冷无比。冻
僵的手早已不允许我进行这些细节操
作。外公诧异地盯着我，念叨起来：“你
怎么回来了？天这么冷！”外婆更是一
个劲儿地唠叨着：“这么冷的天，这么大
的雪，这么难走的路。”我的嘴角微微扬
了扬，并没有将想念的话说出口。

我想先洗手，暖和身子，外公呵止
住我，“挨了冻，不能沾热水。”家里烧的
是火炕，外公上炕先放好了铺盖：“你进
被窝，暖和暖和身子。”外公倒着热水，
催促外婆提前准备晚饭。透过土坯屋
里仅有的一扇不大的朝南窗户，我望向
外面仍漫天飞舞的大雪，裹紧被子，祈
愿着：“千万别发烧，不能让他们担心。”
外公递了很多碗热水，可身子一直没能
暖和过来，吃了饭，我就睡了。外公把
最里面最热的位置让给了我，我紧贴着
墙，他们向外稍移了移。

第二天一早，我听到院子里有声
响。是大舅来了，来看看家里的情况。
外婆、外公已经忙活起来了，喂鸡、做早
饭、扫院子，外婆又唠叨着：“这么大的
雪，他昨天骑电车来了。”一个寒颤后，
我突然想起了什么，先摸了摸头，不热，
没发烧，身子却仍旧颤栗不止。起床后
挨着炉子待了一天，也听外婆念叨了一
天。

母亲常说，“你别嫌我唠叨，你外婆
比我更唠叨。”我当然知道，外婆的话能
听进去，偏偏听不了母亲的唠叨，谁又
能说得清上辈子结的什么缘。

四季轮转，我在这个冬天一次次地
闯进寒风里，却再也感受不到当初的寒
冷，而我时常望向风吹来的地方，那场
风暴溢出的一片逃脱掉的“雪花”落在
我的脸颊上。

 回忆也是一种力量

□赵东梅

小时候
高兴的事总在前方——
盼着生日  盼着放假
盼着过年喜气洋洋

长大了
美好的事总在远方——
远方的山  远方的景
远方的歌声格外嘹亮

直到现在
历尽千帆  美食尝遍
却觉得家乡的那片芦苇最美
自己做的手擀面最香

人生之所以有趣
是因为有许多往事可以回忆
选一个无所事事的午后
轻启尘封记忆的心门
一段段愉快的时光浮现眼前
何尝不是一种休息和释放

我们既活在当下
也不能忘记来时路
选择快乐的那帧记忆
汲取力量  修复心田
重新向前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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